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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阳

作为董子健跨界执导的处女作，《我
的朋友安德烈》的故事在叙事结构的失
衡中打了折扣，使原本触及人心的情感
表达，陷入了略显模糊的表达困境。

影片采用类似经典悬疑电影《记忆
碎片》的非线性叙事，在画面上利用了冷
暖两种强对比色调代表现实与回忆，在
现实公路之旅与童年回忆片段间频繁切
换，本想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记忆的碎片
感，让观众与李默一同拼凑过往真相。但
这种结构缺乏清晰的节奏把控，导致叙
事逻辑松散，情绪表达被割裂。童年片段
的插入往往突如其来，虽能展现两人友
谊的细节与创伤的根源，却与现实公路
线的衔接不够自然，有时甚至打断了主
线情绪的递进。

影片在次要角色与支
线的处理上也存在些许短
板，进一步削弱了童年情
感创伤这一核心主题的支
撑力与表现力。比如，李默
父亲的角色转变缺乏逻辑
铺垫，前期酗酒粗鲁的形
象与后期细腻温和的状态
形成较大反差，却没有相
关情节交代这一转变的动
因，最终只能沦为服务创
伤叙事的工具人。相同的，
在殷桃扮演的李默母亲身
上，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处
理方式，影片前期利用较多
时间勾画母亲与李默的亲
情羁绊，但在后面李默心理
疾病凸显时，却几乎没有出
现这一情感联结产生的波
动或影响，既没有展现母亲
对儿子心理状态的关注，也
没有呈现亲情在创伤治愈
过程中的作用，使得这一
角色的存在意义出现折
扣。章若楠饰演的配角镜
头极少，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叙事功能，其
他次要角色也缺乏人物弧光，与主角的
联结薄弱，使得整个故事始终局限在两
人之间，视野狭隘，难以通过群像塑造烘
托主题的厚度。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摄影师吕松野
对光影的运用堪称惊艳，童年场景的温
暖色调与现实场景的冷白、幽蓝形成鲜
明对比，火与雪的意象精准映射出人物
内心的炽热与冰冷，仅凭画面便构建出
强烈的情感氛围。董子健与刘昊然的表
演极具层次感，董子健将安德烈身上的
孤独与疏离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刘昊然
则精准拿捏了李默成年后的隐忍与因
童年经历产生的怯懦，两人的交互成为
支撑影片情感的核心。影片对东北地域
质感的呈现，从口音到场景都充满烟火
气，也让这份友谊多了几分真实的底
色。两位小演员的表现同样亮眼，饰演
少年李默的迟兴楷与刘昊然在外貌气
质上高度契合，韩昊霖饰演的少年安德
烈则精准捕捉了角色的“古怪稚气”，
他们的灵性演绎跨越了地域文化隔阂，
让观众得以重温自己的童年情谊与青
春年华。

《我的朋友安德烈》展现了董子健的
创作野心与艺术感知力，其对创伤与记
忆的探讨方向值得肯定，既填补了部分
观众对“亏欠自己的空洞童年”的情感共
鸣，也提出了“成长过程中是否因各种原
因丢失了本真自我”的深刻追问。导演对
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情感张力的表现等
方面也颇具天赋。但叙事结构的失衡，以
及节奏把控的稚嫩，让这部作品未能完
全抵达预期的高度。它恰似一段模糊的
记忆，有零碎动人的细节，有真挚的情
感，却因缺乏清晰的脉络与核心，难以让
观众产生深刻而完整的共鸣。若能在主
题上更聚焦，在叙事上更凝练，这份关于
友谊与创伤的情感之旅，或许能成为更
加打动人心的影像篇章。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
专业硕士研究生)

□邴琨

一次风雪归乡路，一段尘封少年情。电
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儿时挚友李默和
安德烈长大后的一次“重逢”，揭开了一段
旧日往事。

电影以李默回乡奔丧途中偶遇儿时挚
友安德烈开篇，并向观众抛出了一个身份
疑问：为什么成年安德烈坚定认为眼前的
人不是李默？带着这个问题，影片在二人搭
伴驾车的主线中反复插入他们儿时的回忆片
段，碎片化地拼凑出李默与安德烈学生时代
的经历与友情。随着现实中李默离家的距离
越来越近，开头的悬念和故事的真相也逐渐
变得清晰。影片中现实和回忆的反复交叉，实
际上是李默内心情感在现实空间的投射，如
果说学生时代安德烈对李默的帮助是一场
引导型的友情救赎，那么成年后李默的这
次归乡便是独自直面幼年创伤的个人成
长。影片结尾，旧厂房院内的树枝上银装素
裹，两颗青春之心跨越时空重逢。

电影在音乐的使用上较为节制，多在
人物情绪激烈变化时出现，作为与人物情
感相契合的辅助性表达，配器主要运用钢

琴和弦乐器，在不同的场景和情绪中以旋
律的变化营造出冷暖两种音乐风格。二人
初相识时一起爬上废弃工厂的大烟囱，配
以较为轻柔的钢琴旋律，带着青春的暖色
调；李默逃避警察的片段，音乐中加入了急
促的鼓点，加强渲染出他内心的紧张和痛
苦；李默最后追着安德烈的幻影奔跑，提琴
的旋律突然响起，节奏不断加快，他内心积
压的情绪在音乐中得到释放。

电影拍摄取景于东北鞍山和白山等
地，镜头将小说中冷峻的美学风格视觉化
呈现，加上现实回忆交叠中冷暖色调的配
合，给整个影片奠定了冷冽又温情的风格
基调。景别的使用上，导演多以特写和近景
表达李默与安德烈之间汹涌的情绪暗流，
配合着演员们含蓄、克制的留白式表演，让
二人的情感缓缓流淌于银幕。

重逢是个极美的词，它是羁旅漂泊的
游子对归家的渴望，也是相离万里的友人
对彼此的挂怀。在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
中，李默与安德烈在情感时空上的重逢，是
导演给这两个人物最温柔的悲悯与成全。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

重逢是个极美的词

作为董子健的导演处女作，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备受瞩目。影片改编自双雪涛同名
小说，讲述了回到东北奔丧的李默意外与年少时的挚友安德烈重逢，多年未见的两人各怀
心事，开启了一段充满故事的旅程。影片展现了一段跨越时光的真挚友谊，细腻的情感刻
画直击人心。

□于春晓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为近年
来趋于同质化的青春片注入了一股
深邃的活水。它避开了青春叙事中
常见的爱情母题与怀旧煽情，转而
潜入一段被刻意尘封的私人友谊，
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对童年
创伤疗愈以及电影艺术表达的静谧
叩问。

影片的突破始于其别出心裁的
叙事结构。董子健将
双雪涛原著中的文学
性插叙，巧妙地编织
成“现实奔丧”与“青
春碎片”双线并行的
叙事结构。青年李默
因父亲去世重返东北
故地，在返乡途中与
旧友安德烈重逢，这
一现实情节构成了叙
事的当下锚点。而两
人共同经历的少年往
事，如被偶然触动的
记忆开关，在旅程中
不断闪回、浮现。这种
设计并非简单的倒
叙，而是构建了一个
记忆即现实延伸的叙
事闭环。成年后的雪
地同行，本质上是一
场被迫展开的、与青
春自我的艰难对话。
那些温暖、鲜活的过
往片段，比如足球场
上的奔跑、废弃工厂
里的探险，并非孤立

的美好怀念，它们与现实中的疏离、
沉默以及漫天风雪形成强烈互文，
共同拼凑出一段被创伤撕裂，又被
时间掩埋的完整人生图景。

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是影片极具
感染力的视觉语言系统，导演及摄
影团队采用了一套严谨的冷暖双调
视觉体系，来具象化记忆与现实的
辩证关系。回忆中的青春被包裹在
暖黄、橙红的色调中，光线柔和，充满
颗粒般的质感，宛如一层温暖而朦胧
的滤镜。成年后的现实场景则以冷峻
的蓝、白、灰为主色，东北旷野的皑皑
白雪反射着刺目的冷光，车厢内是压
抑的昏暗，人物被广阔而荒寒的景致
衬托得渺小而孤独。尤为精妙的是，
在两人并肩同行的某些时刻，冷色调
的天空会透出一抹微弱的暖光，这束
光成为未被时光彻底斩断的情感羁
绊的视觉隐喻，暗示着修复与和解的
可能。此外，影片的声效设计也极具
匠心。回忆中足球撞击地面的闷响、
少年的嬉闹与风声，与现实里风雪持
续的呼啸、成年人之间克制的对话乃
至沉默，形成了听觉上的鲜明对比。
贯穿时空的足球滚动声，更成为一个
核心的声音符号，既是友谊的起点，
也成为唤醒沉睡记忆的钥匙。

在这一系列精妙的电影语言承
载下，影片的主题得以深刻呈现。它
首先是对创伤记忆的一次细腻解
剖。李默对安德烈的遗忘并非薄情，
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创伤后应激防
御机制，他将好友悲惨遭遇的痛苦，
封装进了潜意识的角落。因此，整部
电影的旅程，就是李默在外部环境
的触发下，被迫拆解这个记忆疙瘩，
直面创伤源头的过程。影片片尾，童
年的李默在歌唱，身后安德烈亮晶
晶的目光，早已埋下答案，真正的告
别，是我终于敢走向没有你的明天。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
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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